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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

日本初期议会期藩阀政府
与民党关系之演变＊

陈　伟

【摘　　要】日本议会开设之初，藩阀政府与民党围绕两大对立点展开角逐和博弈：一
是 “超然主义”与 “责任内阁”，二是 “富国强兵”与 “休养民力”。藩阀政府秉持 “超然
主义”政治理念，以 “富国强兵”政策对抗众议院中占据多数的民党提出的 “休养民力”
政策，采取多种手段，艰难通过遭削减的预算案。通过与民党的反复较量，最终留给藩阀
政府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接近民党，对 “超然主义”进行修正，与民党妥协。民党坚持 “责
任内阁”论，虽然可以依靠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削减预算，却很难实现 “休养民力”政策
和建立政党内阁的目标。两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接近以至妥协的演变过程。这种
演变不仅为甲午战后藩阀政府与政党 （民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而且推动了近代日本藩
阀政党化的历史进程，为二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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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日本侵华战争决策机制与过程研究”（１８ＢＳＳ０３４）的阶段性成果。

初期议会期，即第一届议会至第六届临时议会，作为日本宪政史的开端和实践期，在二战前日
本政治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时期议会政治的主角是由萨长藩阀集团组成的藩阀政府和在
众议院中占据多数议席的民党。所谓萨长藩阀，是指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在中央政府中居于中枢地位
的极少数以萨摩、长州两藩的中下级武士出身的军阀与官僚集团。第一代藩阀中具有代表性的政治
家，包括出身于萨摩藩的黑田清隆、松方正义、西乡从道和大山岩，出身于长州藩的伊藤博文、山
县有朋和井上馨。由于在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过程中立下殊勋，他们在明治政府中成为领导核心，
并逐渐建立了藩阀政府。民党则源于自由民权运动中建立的板垣退助领导的自由党和以大隈重信为
党领袖的改进党，两党在地方府县会中占据优势，并以地方的地主阶层为基础，建立了稳固的地方
基础。议会开设后，由自由党与改进党联合组成的民党在众议院中形成多数党。初期议会期藩阀政
府与民党之间关系的演变，不仅决定了该时期议会政治发展的走向，而且也对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
治的总体发展带来重要影响。据笔者所知，国内学界仅在日本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中对两者关系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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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① 但尚无对两者关系演变的专门研究。鉴于此，笔者拟以初期议会期历届议会为中心，在考察
藩阀政府与民党在议会内外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两者关系之演变过程。

一、第一届议会期山县内阁与民党关系之开端

第一届议会召开之前，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并兼任内相的山县有朋坚持 “超然主义”。他在宪法颁
布之后的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向各府县知事发表关于施政方针的演说，指出：“行政权乃至尊之大
权，承担执行之责任者，应立于各种政党之外，去除引援附比之习，专取公正之方向，以对职任之
重。”② 此演说被称为 “超然主义的大号令”，显示山县希图利用天皇名义，以所谓的 “至尊大权”来
达到排斥政党、否认政党内阁的目的。所谓 “超然主义”，源于宪法颁布次日 （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２日）

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发表的 “超然主义”演说。黑田在演说中强调： “政府则必须常取一定之方
向，超然立于政党之外，居于至公至正之道。”③ 因其演说中的 “超然”一词，史称 “超然主义”演
说。之后，“超然主义”作为体现藩阀政府基本政治理念的用语，逐渐为社会各界所熟知。

山县有朋虽然在表面上坚持 “超然主义”，但面临自由党和改进党联合对抗政府的状况，也被迫
考虑议会应对之策，采取了几个方面的举措。首先，改造内阁，选拔与民党关系密切的陆奥宗光和
后藤象二郎分别担任农商务大臣和邮政大臣。其次，经多方斡旋，促使天皇谕令伊藤博文就任贵族
院议长，以指导议会。再次，山县为摆脱政府在众议院中的劣势，临时提出 “三分鼎立策”。所谓
“三分鼎立策”，是指不让自由、改进两党之任一方掌握议会绝对多数，并力图使两个政党互相对立
而又保持平衡，同时在平衡的两大政党中间介入御用政党，掌握决定性的一票，以操纵议会。然而，

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由、改进两党联合起来形成反政府派，故 “三分鼎立策”很难取得成功。

１８９０年７月１日，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众议院大选结果产生，藩阀政府的反对党 （自由党和改
进党组成的民党）赢得了全部３００个众议院议员席位中的１７１个，从而控制了众议院的多数议席。④

当年１１月２９日，第一届议会召开。１２月３日，山县内阁向议会提出明治２４年 （１８９１年）年度预算
案，其中岁入总额为８３３６万余日元，岁出总额达８３３２万余日元。⑤ 几日后，内阁又提出追加预算
案，大部分支出为陆海军军费。对此，山县有朋在议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强调：为维护国家独立，

不仅要保卫 “主权线”（国界），而且必须要保卫 “利益线”（邻接地区），并指出 “这并非一朝一夕
所能办到的，必须寸积尺累，逐渐培养国力，观其成效。故为陆海军拨出如此巨大金额之经费”，⑥

极力为庞大的军费扩张辩护。由此，围绕预算案，政府与众议院之间的对抗开始进入白热化状态。

以自由党领袖大江卓为委员长的预算委员会，提出 “节减政费”“休养民力”的口号，在官制和官吏
的薪俸、旅费等诸方面，对于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进行大幅削减。“休养民力”主要是指民党提出的减
轻地税要求，包括修改地税条例和修改田地特别地价。其中修改地税条例是后进地区的要求，要求
降低现行地税率；修改田地特别地价是先进地区的要求，希望通过调整地价来减轻地税负担。⑦

面对民党的强烈对抗态势，山县不是没有考虑过解散议会予以应对，但藩阀政府和民党双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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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吴廷璆主编的 《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４５～４４６页）和汤重南、王仲涛的 《日本近现代史》（近代卷）（现
代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５４～２６１页），分别在 “初期的议会与政党”和 “民党和议会”两个小节中，简要叙述了第１届议会至
第６届临时议会时期的政府与民党关系。

指原安三編：「明治政史」下篇，明治文化研究会編輯：『明治文化全集』第１０巻，東京：日本評論新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２８頁。

指原安三編：「明治政史」下篇，明治文化研究会編輯：『明治文化全集』第１０巻，第３７頁。

其中，自由党获１３０个议席，改进党获４１个议席。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第３巻，東京：原書房，１９７９年，第５４２頁。

林茂、辻清明編集：『日本内閣史録』第１巻，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６７頁。

徳富蘇峰編述：『公爵山県有朋伝』下巻，東京：原書房，１９８０年，第５頁。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３卷，吕万和、熊达云、张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３６页。



有避免解散议会的考虑。山县避免解散议会的理由有二：其一，由于藩阀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作为
“藩阀官僚中的最有实力者，伊藤和与伊藤至交的井上馨等藩阀官僚中的实力派是否会全力一致支持
山县内阁的强硬政策尚不明确”。① 其二，即使解散众议院，也不能确信在再次大选中获得支持藩阀
政府的多数议席。民党方面也有避免解散议会的设想。对于首届议会的重要性，民党是有充分认识
的，如民党领袖中岛信行就强调：“首届议会对于我帝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议会。若在此次议会中与政
府发生冲突，如出现像解散议会之类情势，第一关乎亚细亚民族的体面；第二会认为日本人与欧美人相
比，缺乏宪政运用能力，会问鼎之轻重；第三会违背颁布宪法诏敕的圣旨；第四会辜负国民的期待。”②

于是，在伊藤的建议之下，山县通过后藤象二郎、陆奥宗光，与自由党中的第一大派系土佐派进行
联系，开始暗中推进拉拢民党的工作。１８９１年２月２０日，接近政府的吏党大成会议员天野若圆提出紧
急动议，称 “就宪法第６７条所规定的三项岁出，在本院确定废除削减的意思，即本院在做出确定决议
之前，应征求政府同意”。③ 由于土佐派的支持，动议获得通过。山县首相立即发出覆文拒绝，指出：
“众议院的预算修正案在变更官制此点上看，超越了预算议定权的区域；是依据预算议定权欲改变以法
律的成文所规定的事件，可谓误其分界；如此等预算的变更，是担任行政之责者所绝对不能实施的。”④

为促使土佐派提出预算再审定的动议，陆奥宗光加紧与土佐派进行联系，最终使得竹内纲、林有造、大
江卓、片冈健吉、三崎龟之助等３７名土佐派骨干退出自由党。２月２６日，三崎龟之助提出要求民党与
政府再次交涉的动议。经特别委员与国务大臣及政府委员进行多次交涉，最终在修改案的节减额７５１万
日元内，减少１００万日元。⑤ 政府同意了该修改案，双方达成妥协。众议院全体会议以１５７对１２３的
多数，表决通过了修改案，⑥ 并随后在贵族院也获得通过。１８９１年３月７日，第一届议会正式闭会。

二、第二届议会和第三届临时议会期松方内阁与民党关系之对立

虽然依靠拉拢土佐派勉强度过了第一届议会，但山县有朋对继续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已丧失信心。

４月，山县上奏天皇辞职，并推荐伊藤博文为后继首相。伊藤拒绝，转而推荐西乡从道、松方正义其
中一人组阁，由此开创了关于选定下届总理大臣向元勋咨询的先例。由于西乡坚决拒绝，松方在伊
藤、井上、山县等诸元勋承诺作为后援的条件下，答应就任。５月，山县离任，松方正义正式就任内
阁总理大臣兼大藏大臣。从萨长藩阀交替的规律来看，继长州阀首脑山县之后，萨摩阀首脑松方的
接任亦属理所当然。由于松方的要求，伊藤复任枢密院议长，担当松方内阁的后援责任。松方内阁
与前几届藩阀内阁相比具有明显差异。首先，藩阀元勋中除松方之外皆没有入阁，而此前的三届内
阁中阁僚多为元勋。其次，自伊藤内阁以来阁僚大部分都是伯爵，而松方内阁的阁僚多为子爵，陆
奥宗光则没有爵位，因此时称其为 “子爵内阁”。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每逢决定重要国务，以伊藤为
首的山县、井上、黑田、西乡等诸元勋的幕后作用非常巨大。时人也由此将诸位元勋视为松方内阁
背后的操纵者，称松方内阁为 “黑幕内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意味着松方正义缺乏独自的判
断，容易为他人所左右。诸元勋中，伊藤尤受天皇信任，可随时上奏，并接受天皇有关政情的咨询，
加之他位居枢密院议长，可说是以内阁监护者的面目出现，因此对松方内阁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另
外，相当于副首相级的内相品川弥二郎实际是作为山县的代表入阁，构成松方内阁的实际中心。可
见山县有朋的幕后影响力也不可小觑。再次，松方内阁中非藩阀实力者的数量超过了阁僚半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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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之多，表明藩阀元勋暂时隐居幕后给非藩阀实力者提供了展示其实力的活动空间。
当时，对于藩阀政府来说，议会对策是其最焦心苦虑之事。如何有效应对自第一届议会以来日

益高涨的民党气势，如何在 “超然主义”理念指导下继续维系藩阀政府的统治，如何在民党占据优
势的众议院中通过政府提出的次年度预算案，成为其直接目标。但松方内阁天生的脆弱性，加之阁
内缺乏统一，使得这一切的实现希望变得非常渺茫，致使松方内阁很难推行有效的议会对策。为重
新加强内阁权力，统一实施议会对策，在伊藤、陆奥的策划下，并征得松方及藩阀诸元勋同意，由
枢密院书记官伊东巳代治和陆奥草拟议会对策案。接着，松方内阁依据对策案制定了内阁议决书和
第一内阁规约，在内阁总理大臣之下设置政务部，作为议会对策的具体实施机构。政务部权力范围
甚为广泛，集中了各省厅的政党、议会以及报纸的相关政务，涉及从各种政策的调整、研讨、阁僚
在议会进行答辩的调整到机密金的统一管理、政府新闻媒体的一元化控制等。不过，由于内相品川弥
二郎与政务部长陆奥不和，政务部实际并未发挥出重要作用。在第二届议会召开之前，松方内阁除设置
名存实亡的政务部之外，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民党对策。最终迫于形势，在议会召开之前，内阁才决定
由上届议会中成功瓦解自由党的陆奥和后藤负责民党工作。但陆奥对此并无信心，后藤也持消极态度。
作为吏党的大成会在议会开幕之前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而民党方面，反对政府的声浪日益强烈，自由
党总理板垣退助与大隈重信决定联合对抗藩阀政府。担忧板垣和大隈的携手会进一步增强民党的反政府
趋势的松方，对大隈重信采取了免官措施。这一举措进一步刺激了民党的反政府情绪，使两者之间的矛
盾在议会召开之前达到了高潮。当时在众议院，民党议员达１６１名，① 再次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并
且，自由、改进两党实现了联合，加之有板垣、大隈这样的政坛名宿来统一领导，大有不推翻藩阀政府
不肯罢休的气势。而与之相比，吏党议员仅有１３９名，“且悉为非政社团体，……其队伍涣散，统制软
弱，不能实现有效团结”。② 这一切都使得双方胜败之数在议会未召开之前已经一目了然。
第二届议会于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召开。松方首相在众议院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岁入８６４０万

日元和岁出８９８１万日元的庞大的明治２５年度政府预算案。③ 重点在于促进贸易、发展交通运输、扩
充海陆军备，明确宣布采取积极主义的方针。１１月２７日，众议院组成预算委员会，以自由党领袖松
田正久为委员长，秉承 “节减政费” “休养民力”的基本方针，对于政府预算案中的薪俸、官厅费、
机密费等加以大幅削减。从第二届议会一开始，围绕着预算案，众议院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就逐渐升
级。海相桦山资纪在众议院演说时指责预算委员会随意减少海军省的军费，强调：“现政府是如此克
服国家内外多难而走到今天的政府，说萨长政府也好，什么政府也好，保卫今日国家的安宁，保卫
四千万生灵的安全，又是谁的功劳呢？”④ 史称 “蛮勇演说”。桦山此举，使得双方之间的矛盾愈加激
烈。１２月１０日，伊藤致信侍从长德大寺实则，指出由于政府内部缺乏团结，给了议会以可乘之机。在
议会对策方面，一方面，如果内阁仅满足于像上届议会一样使得预算成立的话，则政党会乘骑虎之势，
发展到更加激烈的程度，出现宪法政治仅取决于政党竞争胜败的尴尬境地，造成不可挽回的形势，对此
政府要以所信说服议会；另一方面，如果议会将国家利益置之度外，一味反对政府的话，通过采取断然
解散措施反而可以体现政府的威信，在靠诚心诚意说服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采取诸如解散议会之
类的非常手段。⑤ 预算会议在１２月２５日审议结束全部预算案，委员会的修改案为全体会议承认，共
削减８９２．５４３５万日元。⑥ 对此，松方内阁在伊藤等人建议下，以解散第二届议会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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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看到松方内阁的内部分裂和议会对策的不统一，内心甚为忧虑，亲自拟定警告书，题名为
“内阁未能巩固的原因”，送达松方内阁，以促其反省。实际上，明治天皇对于松方内阁缺乏统一、
内部分裂以及众议院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局面一直保持密切关注。１８９１年１２月２６日，出于对松方解
散议会和重新选举之后的政局走向的忧虑，天皇向侍从长德大寺实则颁布旨意，要其就议员重新选
举事宜咨询伊藤。在所陈意见中，伊藤深入分析了在新的选举中很难选出所谓良民议员的原因及新
选举不利于政府的原因之所在，指出这一切都造成政府的前景极端困难。① 自议会开设之后，尤其经
历前两届议会中与民党对抗的实践，面对政府在众议院中的孤立处境，伊藤感到依靠诚心诚意和操纵
政党的对策很难实现 “超然主义”方针，要对付民党，必须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他想到的对策是自己组
织新党，在立宪政治的框架内援助政府。１８９２年１月２２日，伊藤上奏天皇，强调：“今日之计，唯有博
文自身辞职，下至民间，以大成会为基础，组织一个标榜天皇主权主义的政党，压倒自由民权主义的党
派以援助内阁，而别无他途。”② 但由于遭到天皇及藩阀元勋的坚决反对，伊藤的组党计划未能开始实
施即告流产。伊藤决意亲自组党的原因之一是对民党不满，认为民党虽然表面上标榜自由民权主义，但
其目的仅在于 “热中政论、博取功名……破坏政府”。③ 面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临时大选，松方内阁为
选举出所谓忠实于藩阀政府的良民议员，向各地方长官发布训令，动员地方官吏和警察，公开对民党候
选人施加压力，援助吏党候选人的当选，出现了日本宪政史上史无前例的流血选举大干涉。在选举之
际，各地民、吏两党极尽倾轧，选举竞争甚为激烈，甚至发生放火之类的暴行，出现了众多死伤者，民
党领袖的出生地高知县和佐贺县尤为激烈。据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选举过程中，各府县死者２５人，
受伤者３８８人，④ 实际伤亡数量应该更多。虽然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干涉选举，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大选结果，民党及准民党依然取得了胜利，当选议员１６３名，吏党及准吏党为１３７名。⑤

第三届临时议会在１８９２年５月６日召开。在此之前，松方内阁依然期望通过对自由党议员采取
怀柔政策以求实现既定的积极方针，但怀柔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审议政府提出的预算案之
前，政府采取露骨的选举大干涉问题不仅在众议院成为对抗焦点，就连与大选无关的贵族院和政府
内部也对此表示严重不满。由于众议院通过反对干涉选举的决议案，松方内阁命令议会休会７日。
由于第二届议会的解散，松方内阁在沿用上年度预算案的基础上，又向第三届临时议会提出了岁入、

岁出共２８１．５１１２万日元的明治２５年度追加预算案。⑥ 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削减了９５．３９４５万日元，保
留了军舰建造费，并提交５月３１日召开的全体会议进行讨论。⑦ 在全体会议上，军舰建造费遭削减，
并交付贵族院。两院协商会议达成一致，削减军舰建造费，保留震灾预防调查费，追加预算成立。
但是，由于预算案的成立是在削减军舰建造费、炼钢厂设立费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上届议会的解散
原因就是由于议会削减这两项费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体现出政府向民党作出了巨大让步。
第三届临时议会在宣告民党取得实质胜利的同时，于６月１５日闭会。松方正义也深切感到自己的失
败，于７月３０日正式提出辞表。实际上如前所述，松方内阁自其诞生之日起，内部的不统一就蕴藏
着分裂的隐患。再加上松方采取的干涉选举手段严重背离了其一贯坚持的 “超然主义”理念，引起
阁内外的强烈反对。这同时也表明，在经过三届议会对抗和拉拢民党之后，藩阀政府信奉的 “超然
主义”理念开始出现动摇，甚至其行为从实质上可谓是对于 “超然主义”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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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四届议会期伊藤内阁与民党关系之接近

松方辞职后，伊藤第一次感受到明治政府面临的危机。他在７月３１日致井上馨的信中指出：
“以目前形势推论之，不出两三年，政权将崩溃而不可收拾，在小生看来，此已洞若观火。……无奈
如今各自偏守小城，猜疑重重，此种状况无法防御外患，真可谓阵营之内敌我难辨之势也。……当
务之急首先是除去此忧，然后才是对外方略大计。”① 再次强调唯有全部元勋入阁，才可进行明治政
府的最后一战。在诸元勋的一致要求下，伊藤以元勋全部入阁作为自己担任首相的前提条件。８月８
日，第二届伊藤内阁成立，阁僚成员包括伊藤、山县、黑田、井上馨、大山等萨长诸元勋，加之延
揽了陆奥宗光、河野敏镰、渡边国武等少壮派，故世称之为 “元勋内阁”。尽管如此，伊藤仍难掩对
未来局势的不安，他在就任翌日致信前首相松方，叹息道：“先生今已出地狱而升天堂，仆则离乐土
而坠苦境，何止千里天壤之别。人生际遇，转瞬即变，唯鬼神知之耳。”②

伊藤在组阁之初，为缓和因前松方内阁采取的选举干涉措施导致的官民之间的极端不信任和相
互倾轧，开始研讨选举干涉的善后处理问题。９月１３日，他在首相官邸对地方长官发表施政方针演
说，指出：“地方长官身任重责，单纯以命令和服从为尽到职务的想法是错误的。故虽是上官的命
令，也要考虑其是非曲直如何，对于不法命令要坚决拒绝奉行而待命。一味盲随上命，绝非知事的
职任。”③ 接着，伊藤对与选举干涉有关的罪迹昭著的地方官吏以及郡长等采取罢免、转任官职措施。
他在谈及政党和政府的关系之际，又一次强调：“作为我宪法的精神，国务大臣奉戴天皇执掌万机的
政务，而并非由其他的权力所支配。如果将来在事实上出现不得不形成政党内阁的大势，宪法虽不
能保证一变今日之精神之期，但我钦定宪法却并非期望此种内阁的存立。”④

同时，自由党对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三届议会与藩阀政府的较量，自由党上层逐渐认识
到，一味反对政府，不仅自身得不到任何实际益处，而且对未来发展不利。在第三届临时议会结束后不
久，自由党发表政务调查方针，指出 “我党也欲自己进而为我国农工商业谋求其改良发展，以培养民力，
由此断行富国国力的政略”，⑤ 正式提出 “培养民力”政策。约一个月之后召开的自由党党员大会宣布：
“所谓国是问题，即国民的生活、国民的教育、外交、国防，此四者，虽我党不信任现内阁，但还是要采
取积极手段。”⑥ 不过，在具体的选举对策上，自由党依旧难以抛弃作为其一贯主张的 “休养民力”政策，
加上伊藤公开表明的 “超然主义”态度，进一步刺激了自由党议员的情绪。自由党议会党团总理河野广中
就坚定地指出：“由于伊藤内阁是元勋全部入阁，我们必须认识到终究不得不与之进行决战。毕竟，元勋
内阁的出现，是上天赐予我们打破藩阀的好机会。”⑦ 于是，在召开第四届议会之前的１１月１５日，在自由
党大会上确定了与伊藤内阁进行决战的议会方针。而改进党对于伊藤内阁的态度，比自由党更加强硬。

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２９日，第四届议会召开。政府向第四届议会提出的预算案中，包括岁入总额８５８３
万余日元，岁出总额８３７５万余日元，其中以１６８０万日元在七年内建造铁甲舰２艘，以２７５万日元建
造军舰２艘，其他还包括酒、烟草、所得税的增征。⑧ 对此，众议院中以河野广中为委员长的预算委
员会，依旧以 “节减政费”“休养民力”为方针，对于包括宪法６７条项目的官吏薪俸、行政费用进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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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削减；并且以海军内部情弊百出、不能信任当局者为由，对军舰建造费进行削减，削减总额为

８７１．８２７２万日元。① １２月１９日，预算委员会将此修改案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由于众议院全体会议有
望在年末休会之前通过预算修改案，从而使政府陷入困境，故政府宣布休会。在休会期间，政府加紧商
讨议会对策。临时代理首相的内相井上馨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７日致伊藤的信中，提出三条议会对策并征求
伊藤的态度：“一是关于宪法６７条项目，诸省应该态度强硬，坚持不同意，尽量在两院谈判会上以不成
立为上策。……二是休会唯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施行，解散则要以充分的忍耐力不予施行。三是政府委
员要充分陈述不能同意节减政费的理由。”② 伊藤在回信中强调，“议会既病入膏肓，非一般药石所能医
治，政府眼中亦只见反对党，而不知有国民，如此未免悖于政理”，③ 告诫政府不要采取无视议会的武
断政策，并进而建议 “对于议会应该退让的要退让，双方要互相体现宽容的襟度，以完成宪政之美”。④

众议院于１月９日重新开会审议预算修正案。在１２日的全体会议上，众议院仅经过若干修订就
通过了修正案。由于削减金额中涉及宪法第６７条规定的岁出，故于１３日将修订预算案送交政府，
要求其同意。１月１６日，井上馨出席众议院会议，表示反对众议院的修正案，特别是不能同意关于
宪法第６７条规定的岁出的削减。对于军舰建造费，他指出：“如果议会将其否决，政府在宪法的范
围内一定要坚决贯彻所信。”⑤ 双方围绕预算案爆发激烈冲突，众议院遂决定休会至１月２３日。休会
后的翌日，井上馨在致伊藤的信中坦承自己在众议院中面临的窘境，慨叹道：“甚为遗憾，在众议院
中竟无一人支持或相帮助”，⑥ 此际 “尤感需要充分集中贵族院，采取防御之策”。⑦ 伊藤在回信中强
调政府唯有依靠自信： “细思开会以来之经过，即令使尽何种手段，亦终究不能避免陷于今日之冲
突，既知此形势，则无可遗憾。反政府党之用心，归根到底，目的在于颠覆，此事洞若观火。即便
做出何等让步，亦决不能达到和衷共济。彼等既扬言政府不容民意，议会对政府亦寸步不让，因此
政府唯有依靠自己的自信以维持国家，此外别无可行之策，此乃当然之事”，⑧ 鼓励井上采取解散议
会的手段。但伊藤在信中接着又指出，“休会中，彼等的意中推测政府会尝试与之协商，事若如此，
由彼提出申请的话，政府也可以向其提供方便，由此出现自然结果反而不失为上策”，⑨ 表明其真实
想法并不是主张解散，如果众议院提出妥协，政府也可予以协助。

１月２３日，众议院休会期满。民党认为政府在休会期未对议会提议作出任何回应，也没有采取
任何决断，是无视议会的行为，遂在众议院重开之际，由河野广中代表民党提出内阁弹劾上奏案。
在河野阐述提案理由之际，政府奏请天皇下达命令休会１５日的诏敕。２月７日，众议院重新开会，
继续审议上奏案，结果以１８１票对１０３票瑏瑠的多数获得通过。众议院高票通过上奏案，再次促使政府
进行决断，决议休会至２５日，并向天皇提交上奏文。由于藩阀政府和众议院之间爆发的严重的正面
冲突，至此终于出现了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民党的胜利→重新解散→议会停止这种逻辑发展关系。
“继去年以来，日本再次迎来了宪法停止的危机。”瑏瑡 事已至此，伊藤也彻底丧失了自信，终于开始考
虑通过诏敕来打开时局的对策，即采取所谓 “藏身于衮龙之袖”的手段。伊藤在２月８日、９日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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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日召开阁僚会议。９日入宫，以阁僚联署上书的方式上奏天皇，提交甲乙两方案供天皇选择。天皇
选择了甲方案，在２月１０日召集内阁大臣、枢密顾问官、贵众两院议长入宫，颁布了 “和衷协同诏
敕”。在诏敕中，首先明确了维新以来的国是，期望议会发挥翼赞大业的作用，不能因为纷争而导致
失去扩张国运的时机；同时，要求内阁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行政整理；关于议会和政府争论焦点的
军舰建造费问题，决定在六年期间由宫中每年下拨内帑费３０万日元；同时规定官吏除特殊情况外，
均要缴纳其薪俸的十分之一补充建造费；在诏敕结尾，要求内阁和议会各 “立宪机构谨慎遵从和协
之道以其各自权域辅翼朕之大事以成有终之美”。① 天皇颁布的 “和衷协同诏敕”使得陷入僵局的政
局峰回路转，众议院于２月１３日重新开会，选出９名特别委员，于１５日开始和内阁协商。谈判结
果，由于自由党妥协，双方达成妥协案。与原案相比，妥协案增加岁入达４３３４４８日元，减少岁出达

２６２６１０４日元，追加预算削减９５２７０日元。② 改进党采取强硬方针反对自由党的妥协态度，另外独自
提出修正案，但被否决，由此妥协预算案成立。１８９３年３月１日，第四届议会闭会。

四、第五届议会和第六届临时议会期伊藤内阁与民党关系之妥协

从表面上看，“和衷协同诏敕”是伊藤通过动用天皇大权压迫民党使其就范的手段，而且也是当
时在坚持 “超然主义”的前提下实现政府预算的唯一手段。但实际上，从诏敕内容中不难发现在很
多方面都是有利于民党的，如其中要求内阁进行行政整理。众所周知，行政整理与休养民力休戚相
关，一直是初期议会期民党提出的目标和口号。行政整理是休养民力的手段，休养民力是行政整理
的目的，诏敕明示行政整理本身对于民党就是一大胜利。另外，诏敕中要求内阁和议会 “遵从和协
之道”一语，相对增强了议会特别是众议院的政治地位，提升了其发言权。诏敕本身可以说是确保
民党对于藩阀政府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的证明。 “天皇的介入，并非强迫反对党妥协，也不是使之屈
服，而是给政府、民党两者提供方向转换的轨道。换言之，诏敕给双方提供了妥协口实。”③

天皇颁布的诏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党的地位及其在政治角逐中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宣
告了自由党议会党团总理河野广中与藩阀决战方针的失败。作为民党领袖之一的河野由此深切感到
“即使攻陷了元勋内阁的牙城，还会有其他的藩阀之流取而代之，打倒几次，也还是照旧反复，只不
过是在政党与藩阀之间徒事重复斗争，一味牺牲而已，对于建立立宪政体的基础，大概一点成效也
没有”。④ 而 “以往的政党和藩阀横断政界，两者拼搏相斗”⑤ 只能是牺牲大而收效甚微，莫如 “今
后改变对于藩阀的正面攻击，说服藩阀巨头，投降于政党的军门，吸收藩阀巨头加入政党，以此从
根本上扫荡根除藩阀，……形成政界纵断的形势，以打开两大政党对立的新局面，……实现政权授
受，如此则不失为建立立宪政体的捷径”，⑥ 明确提出自由党的战略方针要从横断政界转向政界纵断，
唯有以藩阀加入民党的途径才有可能建立政党内阁，实现两大政党对立的政党政治。河野和其他自
由党领袖选择合作的藩阀巨头，是深谙时势、一向提倡进步主义、深受天皇信任、在政界拥有极大
号召力的伊藤博文。河野等认为如能将其引入民党，则 “阀族灭亡之端定会由此开启”。⑦ 如前所述，
在天皇颁布 “和衷协同诏敕”之后，自由党就在预算修改问题上积极地与伊藤内阁展开合作。由此，
以第四届议会为契机，自由党开始接近伊藤内阁，并进而谋求与政府相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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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党接近伊藤内阁的同时，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自第一届议会以来一直保持联合战线
的自由党和改进党之间开始出现分裂。改进党面对即将召开的第五届议会，为体现自己作为民党的
存在价值，显示自己的民党立场，便与伊藤内阁正在实施的修改条约行动相对抗，将攻击政府的矛
头 “从预算审议，转变为外交问题 （条约修改问题）”，① 提出厉行现行条约的口号。于是，改进党和
大日本协会、国民协会、东洋自由党、同盟俱乐部、政务调查会一同组成 “硬六派”，提出 “自主外
交、树立责任内阁”的口号，在第五届议会开幕之前作为硬派势力的核心开展活动。

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２８日，第五届议会召开。此时号称 “硬派民党—联合六派”的政府反对党在议会
中占有１５５个席位，拥有多数，其中改进党居于核心地位。作为吏党的党派议员仅为３４名，即使加
上准执政党的自由党议员，也不过１１５名。② 何况当时的自由党虽与民党各派未采取同一步骤，但也
并不是完全的执政党。自由党领袖星亨和陆奥宗光在议会开幕之前经过协商，表示会尽力避免提出
外交问题与政府对抗。但自由党党员中与对外硬派采取同一步调者也为数不少，因此议会的形势对
于政府来说实在不容乐观。在本届议会上，联合六派并没有采取单纯攻击政府的方针，而是将重点
转向了官纪肃正问题，先后爆发了众议院议长星亨的不信任问题和农商务大臣后藤的弹劾上奏案。
结果议会通过惩戒星亨的决议。星亨随后为避免消极影响，从自由党退党。１２月１２日，众议院决议
将星亨除名。其后，星亨在第五届议会解散之后的第三次临时大选中又当选为议员，并重新加入自
由党。后藤则为缓和舆论压力，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２日被迫宣布辞职。接着是外交问题。１２月１９日，
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联合六派正式提交现行条约厉行建议案。经过众议院连续两次分别休会１０日
和两周后，１２月３０日，伊藤奏请天皇解散议会。议会解散后的第三次临时大选于１８９４年３月１日
举行，由于伊藤内阁采取立宪态度，在选举之际尽力督促部下，以使其无干涉选举的违宪行为，所
以没有发生类似松方内阁蛮横无理干涉选举的情况，全国选举在一片平稳的状态下进行。选举结果，
自由党的议员数从８１名增加到１１９名，但联合六派的议员总数依然达到１３０名。③

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５日，第六届临时议会召开。联合六派基于对伊藤内阁解散上届议会的愤慨，以内
阁的软弱外交和上届议会时内阁蔑视议会为理由，于５月１９日再次提出内阁弹劾上奏案。由于自由
党和中立派的多数反对，上奏案以１４４票对１４９票④的微弱票差被否决。在联合六派提出上奏案的前
后，自由党为抢得先机，也以解散上届议会不当为理由提出上奏案。以联合六派为主组成的委员会
对自由党上奏案进行修改。５月３０日，修改案送交众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自由党虽想维持原案，
但因其处于少数地位，终究无力挽回大局。３１日的投票表决中，自由党上奏原案以１３２票对１６０票⑤

被否决，而修正案以１５３票对１３９票⑥的多数得以通过。通过后的上奏修正案随即通过宫内大臣转呈天
皇。伊藤召开阁僚会议，认为反对派已无改变态度之意向，再继续进行谈判已属无益，遂决定上奏天
皇，要求解散议会。６月２日，宫内大臣奉敕通知众议院议长，表示天皇不采纳奏章。伊藤内阁在公布
解散议会的理由时强调：“国家之大计非放言壮语可以解决。……百年之大计不能为群议所破坏”。⑦

正当国内政争已呈白热化之际，适时发生的朝鲜问题解救了伊藤内阁。政府在７月与英国成功
修改条约后，发动了甲午战争。这样，自由党和原本与政府对抗的联合六派，开始在 “国内和平”
“举国一致”的名义下支持政府的对外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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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综上所述，议会开设之初，藩阀政府与民党围绕两大对立点展开角逐和博弈：一是 “超然主义”

与 “责任内阁”；二是 “富国强兵”与 “休养民力”。“超然主义”是藩阀政府的基本政治理念，它强
调政府应有一定方针，超然于政党之外进行施政，实质就是否认政党内阁。在野的民党则认为政府
必须倾听并重视议会所反映出的民意，应对议会负责，即所谓 “责任内阁”。依据这种 “责任内阁”

论，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政党内阁。“富国强兵”是明治维新三大政策之一，也是三大政策的最终目
的。民党代表地方地主利益的需要，提出 “休养民力”政策，与藩阀政府相对抗。

藩阀政府秉持 “超然主义”政治理念，以 “富国强兵”政策对抗众议院中占据多数的民党提出
的 “休养民力”政策，采取多种手段，艰难通过被民党削减后的预算案。第一种是采取拉拢民党的
手段，具体体现在第一届议会时期。山县内阁通过瓦解自由党中的土佐派，才勉强通过削减后的预
算案。第二种是采取高压手段，其一是休会、解散议会，最初出现于第二届议会，接着在第三届临
时议会、第四届议会、第五届议会和第六届临时议会时期相继频繁出现；其二是干涉大选，最典型
的体现是第二次临时大选，松方以内相品川弥二郎为首，动用警察和官宪，压制民党的选举活动，

公然干涉选举，在各地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虽然如此，民党还是取得了胜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
结果，除去选民对松方内阁干涉选举的反感情绪外，还有选民多为地主出身，因此与民党关系密切，

不会轻易被藩阀政府收买或胁迫等原因。第三种手段是利用天皇作为调整者的角色，以诏敕压制民
党。这主要体现在第四届议会期间，当时民党与伊藤内阁因预算案发生严重对立，众议院通过了削
减官员薪俸和军舰建造费的决议，政府则坚决予以否定。伊藤对此采取的手段是向天皇上奏，由天
皇颁布 “和衷协同诏敕”，解决政府与众议院之间的纷争，最终两者达成妥协案，通过了预算。不
过，这种手段也存在危险：天皇卷入政争之中，不符合宪法对天皇的定位；如果众议院没有通过预
算案，还会损害天皇的权威性。总之，通过与民党的反复较量，留给藩阀政府的选择仅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中止宪法，另一条是与民党妥协。中止宪法实际上很难实现。首先，宪法作为文明国家的象
征，明治政府一向以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颁布并实施宪法的国家为荣。其次，藩阀政府内部存在着
伊藤和山县的对立———作为明治宪法体制的缔造者，伊藤无论如何不可能同意停止宪法；而与之相
反，山县则站在怀疑政党的立场，对停止宪法抱有极端态度。因此，藩阀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选择
只能是接近民党，对 “超然主义”进行修正，与民党妥协。

民党坚持 “责任内阁”论，在前四届议会时期一直以 “休养民力”作为其基本政策，与藩阀政
府的 “富国强兵”政策相对抗。但实际上，在第一届议会期间，以自由党为主的民党所提预算修正
案中，只是对于官制和官吏薪俸、旅费等行政费用进行了大幅削减，而对政府基于 “殖产兴业”和
“富国强兵”政策提出的军事费用并没有进行削减，其具有与政府相一致的共同目标已昭然可见。在
第二届议会、第三届临时议会和第四届议会时期，以自由党为主的民党对于军舰建造费及炼钢厂设
立费进行削减，也是由于对海军内部存在腐败和情弊的愤慨，并非反对政府提出的 “富国强兵”政
策。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帝国议会负责天皇立法权的具体实施，但议会自身并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法律
依据，而是作为 “协赞”，其权力来源于天皇，因此只具有相对的权威性。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
院组成，贵族院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对民选的众议院进行制约。宪法第３７条规定：所有法律均需经帝
国议会之协赞。第６５条规定：预算案应先在众议院提出。议会主要拥有两大基本权力———立法权、

预算审议和决定权。其中，预算审议和决定权是初期议会期民党常用的主要权力。民党虽然依靠在
众议院的多数实现削减预算的目的，但减轻地税需要修改法律，法律的修改不仅需要众议院通过，

也需要贵族院通过，在藩阀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的贵族院，通过减轻地税法案的可能性很小。如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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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减轻地税还包括修改地价，由于存在着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因此步调并不一致，对此的要
求自然也就存在差异。另外，虽然民党以众议院为基础，依靠预算审议权有力地遏制了藩阀政府的攻
势，但由于藩阀内阁得到天皇信任，只凭借一味的对抗很难实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标。因此，在第三届
临时议会结束后不久，自由党转而提出 “培养民力”政策，亦称为 “积极主义”政策。随后，以第四届
议会为契机，由于河野广中和其他自由党领袖的战略方针从民党和藩阀横断政界向政界纵断的转变，加
上在此之前自由党领袖星亨就一直保持着与伊藤内阁阁员陆奥宗光的密切联系，自由党开始接近伊藤内
阁，进而谋求与藩阀妥协，期望通过藩阀加入民党以建立政党内阁、实现政党政治。
总之，在日本初期议会期，藩阀政府与以自由党为代表的民党之间的矛盾从形式上看是围绕两大对

立点而展开，但实质上两者间的矛盾是围绕中央政局的支配权之争。两者之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接
近以至妥协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不仅为甲午战后藩阀政府与政党①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而且推动了近
代日本藩阀政党化的历史进程，为二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责任编辑：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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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甲午战后，民党史称 “政党”。


